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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 文艺百家

口碑下坠的悬浮剧，
为何还能不断“上新”？

   版 · 影视    版 · 艺术

最近几年，上海的艺术策展中出现

了“艺术进社区”“边跑边艺术”“艺术枢

纽站”等等新概念，从鼓励、带动艺术家

进入社区，激活公共艺术和公共文化教

育板块，到主动介入“社区微更新”“老社

区/楼道艺术角”（浦东陆家嘴东昌街

道），以及更具有文化品牌意义的”社会

学艺术节”（横渡），最终化蝶为“艺术社

区”。2023年春天，中华艺术宫举办了

“艺术社区”实践的集中展览（汇报展），

艺术展览行动的逻辑，越来越“接地气”。

早在198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费孝

通先生考察海南和湖南时就提出中国社

会“富裕之后怎么办”的问题。1990年

代人类学家葛希芝（HillGates)用“小马

达”（Smallengine）来概括中国家庭经济

（包括庭院经济）的意义和价值。今天

的艺术社区实践，用艺术心动+行动既

部分回答了费先生的问题，也揭示出博

物馆美术馆艺术策展具有文化发动机的

作用。

我用“介入式博物馆学”来描述艺术

展览的当下意义，其实并不是一个“新

词”。这些年国际学界提出的体验式博

物馆学（注：按照国际标准，美术馆也属

于博物馆体系）、博物馆艺术疗愈以及社

区/生态博物馆实践等等，都是从“人的

博物馆学”这个视角进行的。人的主体

性、社区参与更是社会工作的“法宝”。

看得见的繁荣之
下，需要将展览作为方
法的介入式博物馆学

全球来看，中国博物馆美术馆最近

30年以来的繁荣发展，是世界从来未出

现过的文化现象。截至2022年，中国的

博物馆总数超过6千座，70%以上是最

近20年建立的。2019年度博物馆美术

馆观众量超过12亿人次。从4亿到12

亿人次，只用了6年的时间，美国的年

度观众总数最多只有 8亿人次多一

点，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2亿了。即便

是新冠疫情严重的年份，年度观众人次

都超过5亿。这些都是能够看见的博物

馆的繁荣。

我们理解的博物馆美术馆是以三种

形态存在的：第一，作为建筑形态，位置

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房子，属于什么样的

设计理念和风格，建筑是一种文化地标；

第二，作为文化产出形态，收藏、保护、展

览、活动、讲座、出版，等等，都是文化产

出，人们去这一场馆主要是看展览、听讲

座或参加活动；第三，作为机构和组织形

态，是一个文化机构，也是一种社会组

织，它是由具体的社会所创造，也服务于

这个社会。

中国博物馆美术馆的繁荣在三种形

态上，显然是不平衡的。博物馆美术馆

也是一种文化工具，也可以理解为一种

方法或方法学工具。把博物馆美术馆作

为方法，通常也就是把展览作为方法。

从介入式博物馆学来看，三种形态

的博物馆美术馆中，公众都应该有机会

参与。而事实上只有第二种形态即文化

产出形态的博物馆美术馆公众才有机会

参与。在传统博物馆学中，只是鼓励公

众参观，但不一定鼓励公众参与。“迈向

人的博物馆学”，似乎存在将人与物（藏

品及展览）对立起来的风险，而且人的主

体性，如果理解为“用户至上”，在管理学

上有依据，在博物馆学中不是那么清晰

可见。

艺术社区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思考

模式，上海已经走在前列。博物馆美术

馆作为方法，也就是把展览作为方法，可

以超越传统博物馆美术馆的三种存在形

态的限制，也可以超越目的论与类型学

的纠结。回到博物馆的历史脉络里来

看，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内容，要超越既

有的历史，超越既定的组织形态制约。

创新博物馆美术馆的文化模式，参与诸

如可持续发展议题等社会热点议题，变

“被动的”参与为“主动的”融入。文化产

出既关注多样性的展览形态，更关注多

样化需求；既关注馆里的观众，更关注那

些从来没有来过馆里的大众。社区是一

个完全开放的状态，与博物馆美术馆的

封闭状态完全不同，因此将展览作为方

法在“技术”上遇到的挑战会更大。基于

这样的原因，我们也需要新的博物馆学。

超越景点式“到此
一游”，博物馆美术馆
还可以主动做些什么

如果对21世纪以来“国际博物馆

日”主题做一个简要梳理，会发现博物馆

思想的最新变化，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服务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发展动力，参与

创造美好生活成为根本性的目的。

博物馆美术馆的藏品千差万别，组

织形式、建筑形式和文化产出形式也各

式各样，这些都不妨碍它们要“回归初

心”。博物馆的初心使命是什么？3E原

则（教育education、启蒙enlightenment和

娱乐entertainment，三个关键词首字母

都是E）是博物馆一直坚守的“初心”。

然而，在当下，回归到公众之中就是博物

馆的初心。博物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所提供教育机会也不均等。此外，不同

学科体系的博物馆在藏品的“储备”和展

览阐释体系，也是不一样的。从批判博

物馆学和介入式博物馆的视角看，世界

主义或普遍主义的博物馆学，其实也是

基于地方性知识的分类学系统建立的。

“艺术社区行动”在上海，是由艺术

家、博物馆美术馆和社区广泛参与的一

个项目。专业力量当然是关键要素，但

社区才是“主体”。团队将在上海大学博

物馆展出的古代文明“四川三星堆文物

展”带到陆家嘴东昌社区，这是一种社区

介入式展览。首先，社区管理者有意愿，

才能通过社会工作的方法进行社区动

员，设定了社工策展人，仍需和社区志愿

者团队、上海大学社会学团队共同合作，

当一位老阿叔主动成为志愿者后，展览

就开始搭建了，社区居民陆续参与进

来。这个由自行车棚改造的展厅，被命

名为“星梦停车棚”，是一种非常“在地

化”的策略。在“龙门石窟展”进入这个

社区之后，“星梦停车棚”真正成了网红，

更是社区的名片。艺术展览激活了社区

的主体性，激发了用艺术展览连结本社

区与外部世界以及社区内部的居民之间

的桥梁和中枢。艺术社区是一个总体性

概念，包括一系列创新性实践。在中华

艺术宫的“艺术社区”学术论坛，分为4

组，会场就设在展厅边上，也是完全开放

性的，参观展览的人随时可进入“会场”，

甚至提问和发表意见。开放的艺术社区

活动促成学术论坛的开放性。在庙行的

活动中，我有幸参与布展，艺术家顾奔驰

邀请居民参与展览“创作”，男女老幼都

加入了，一位老阿姨说“感觉像过节”，一

个小学生说“现在过节都没有意思了，这

个更好玩”。艺术展览在社区里，每天都

像举行开幕式。

不但展览形式变化了，执行过程变

化了，博物馆自身的边界也发生改变。

有美术馆人在人民公园、宝山公园完成

了三次“艺术装置展”，展览区域旁边就

是市民休闲空间和儿童游玩区，艺术的

“人民性”特别是“城市的人民性”变得非

常具体生动，可感受，可观赏，可触摸。

艺术的门槛和边界被打破了，艺术

展览和博物馆美术馆作为机构的权威

性，并未因此而减弱。在艺术社区之外，

参观展览一般要行为符合“规范”，穿正

装，不能穿拖鞋进去，不能大声说话，等

等，如果还有价格不菲的“门票”要求，博

物馆美术馆的确是中产人士的“高雅空

间”。所以，传统博物馆学认为，人均收

入超过8000美元是博物馆发展的一个

基本保障。这些见解，在艺术社区中都

被打破了。这些所谓的“高门槛”都是可

以计量的，与艺术社区相比，反而是“低

门槛”，艺术社区需要的更多。

我的意思是，艺术社区在行动，它需

要博物馆美术馆担起社区动员的责任，

起到的作用是文化发动机，以建设美好生

活为目的，因此更难，也更“高尚”。每年

的五一、十一黄金周，各大博物馆观众爆

满。这样的参观形态未必是美好生活的

内容，也不是美好博物馆的目标。景点

式“到此一游”，偏重大众娱乐化的需求，

虽然不是博物馆美术馆可以主导的，但

博物馆美术馆可以做出更主动、更好的

引领和示范。

（作者为博物馆学家、上海大学图书
馆馆长）

让博物馆成为美好生活的“发动机”
潘守永

今日中国很多的博物馆，尤其那些
新建或升级改造过的博物馆，都痴迷于
所谓的“沉浸式”展陈方式，喜欢在展厅
中模仿实景搭建。实际上这是一种流
行的或商业的话语。几乎是最近几年
之内，“沉浸式”这个词从陌生到时尚，
很快演变成一种社会潮流。当然，它在
博物馆中的概念是非常明确的，打造一
个与历史和生活现实相关的场景，从而
获得一种场景体验。虽然，这种商业性
或迎合世俗的方式，打着文化的旗号，
但其“沉浸式”中虚假的实景模拟并没
有表现出多少文化特点。博物馆还是
应该主要用文物这一种实际的存在让
人们感觉到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大量用
一种人为构造的“沉浸式”让人们去怀
想，去感受那种虚假。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中国博物馆
起步的初级阶段，这样一种场景在博物
馆展厅中早就出现过。比如展现新石
器时代或者更远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
活动，因为今人充满了幻想，所以，在一
些历史类博物馆中就会用这样的方式
去还原人们难以认知的过去的特定场
景。可是，当它如今成为博物馆展陈中
的一种潮流而普遍展开之后，就发现这
一潮流所对应的是填补展陈空间，或弥
补展品的不足。那么，这也和社会潮流
中的那些广泛应用联系到了一起，比如
说导航可以切换成“沉浸式导航”，视频
中的电器开箱也出现了“沉浸式开箱”，
如此等等，这种“沉浸式”可以说已经无
处不在。

显然，博物馆的独特性并不是靠这
种流行的语言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博物馆应该有它独特的方式。在博物
馆的展陈中，适当运用或局部、个别、偶
尔运用“沉浸式”手段，是无妨的。但比
如有些博物馆，实在是因为建造了巨大
的场馆，无法填补巨大的空间，而营造
一些较大的场景。这就提出了另外的
问题：馆藏文物不足，为什么要造那么

大的博物馆？偌大的场景在博物馆中
的出现，完全消解了博物馆的历史感，
而用一种几乎是看图说话的儿童语言
来占据博物馆的巨大空间，完全没有考
虑到这种场景与文物之间的比例和关
系，也疏离了这种场景与博物馆的感
觉，却在一种相去甚远的感叹中让人们
厌恶这种“沉浸式”。在一些具有丰富
藏品的博物馆，为了赶潮流而用了这样
一种所谓的“沉浸式”来顺应，同样会对
博物馆整体形象的塑造有影响。当然，
个中原因有多方面，被展陈公司绑架是
其中之一；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博物馆审
美的欠缺。

对于博物馆来说，如何处理好博物
馆展品与展陈之间的关系问题，说一千
道一万，还是要用文物来说话，用展品
来说话。打造再多的、再高级的、再炫
的场景，它也只是场景，因为这种场景
包括方式不仅可以出现在博物馆，也可
以出现在商场，还可以出现在其它公共
场所。那么，这种场景与博物馆之间的
关系问题，对于博物馆的管理者和展陈
设计的专业人士来说，都应该有属于博
物馆的那种独特的感觉——博物馆应
该是彼此之间的不同，应该是在不同中
创造它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对于博
物馆来说非常重要，千万不能用一种所
谓的潮流和时尚的方式让博物馆形成
“千馆一面”的局面。可是，这种“千馆
一面”的问题在目前博物馆的展陈中已
经显现出来。很多博物馆展陈的语言
和方式都具有相似性，都在反复用同样
的方式来对待不同的展品、不同的博物
馆。众多博物馆专业和藏品各有侧重
与区别，这种不同本是创造博物馆独特
性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优势。然而，展陈
却很可能用同一性来抹平了这种特殊
性，使得“千馆一面”成为当今博物馆普
遍出现的问题。博物馆应该警惕“沉浸
式”展陈对于博物馆的伤害，应该杜绝
这种流行的展陈语言对于博物馆独特

性的伤害。
当然，在具体的工作中，因为展陈

公司并非以文化的责任来表现其社会
担当，可是，专业伦理却是一种基本的
职业道德。对于展陈公司来说，有具体
的利润，有资本的动力，还有很多经济
方面的诉求，他们所推动的“沉浸式”，
本质上可能是商业的噱头，通过一个概
念来创造更大商业价值。这之中如果
说“场景”，可能让人感觉平常或是普
通；可一说“沉浸式”，好像立马高大上
起来，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一个商业
的噱头，不仅加大了博物馆展陈的费
用，而且这种费用是超出人们想象的。
一般来说，展柜、展台等展览设备都有
一定价格的依据或参照，而这种所谓的
“沉浸式”场景，会牵涉到一些具体场景
的搭建，一些人物雕塑和全景画等具体
内容。它们都没有明码标价，也难以明
码标价，其设计和制作往往没有价格规
律可循，甚至难以找到参照，这就形成
了一个无底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展
陈公司乐意去做诸多“沉浸式”场景的
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这些项目中出现的问题，很多
博物馆并没有发现它未来的隐患。“沉
浸式”存在着它固有的局限性。这就是
当新鲜一两年之后，它不仅表现在视觉
上的落后，而且在所关联的声光电系统
的老化和损坏之后，往往是残缺不全；
再就是蒙上尘垢而难以清洁，影响到博
物馆的形象。如此等等，实际上是展陈
公司利用“沉浸式”给博物馆挖了一个
坑。因为这种“沉浸式”如果出现在商
场或其他公共场所，往往有一定的时间
性，3个月或者5个月就可能会更换新
的内容，而博物馆的“沉浸式”少则三五
年，多则十年八年或更长。在这个很长
时间不替换的长期陈列中，一切问题的
存在都可以想象。而博物馆从新馆布
展到老馆展陈的改造升级，都有一笔巨
额资金来支持，一时显得财大气粗。然
而，完成之后的很长时间之内并没有配
套的维修资金，那么，声光电系统中的
很多都是憋火的，从而形成“沉浸式”的
残缺不全，或蓬头垢面。

对于“沉浸式”，从博物馆的观念到
理论，从整体感觉到具体实践，都存在
着一系列的问题。当然，“沉浸式”是想
通过特定的场景与展览主题联系起来，
以丰富展览。可是，与展览的联系，特
别是与文物的联系，实际上有很多不同

的方式。比如，加强对展览文物的解
读，发掘更多与文物相关的故事，包括
出土的过程、流传的经过、研究的结论
或不同的看法等等，都是在专业范围内
让文物来讲话。显然，这也是观众感兴
趣的问题。博物馆对文物的关注天经
地义，可是，文物千差万别，任何一家博
物馆都不可能涵盖所有，尺有所短，寸
有所长，通过展陈来弥补短板，尤其是
知识的短板，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展
出馆藏的“青铜鸮尊”，能够把其他馆同
类型的“青铜鸮尊”图片一起陈列出来，
甚至可以扩大到陶器等其他材质，以显
示“鸮尊”的不同状态以及在造型和装
饰上的差异，从而获得对这一类型藏品
的多方面认知，而不是简单就事论事。
这样，即使展出中的藏品在整体上不如
殷墟妇好墓中所出，不如国家博物馆所
藏，那自身的特点和优长也会在对比中
显现出来，而观众的获得则远远超过那
单一的陈列。

如此来看，这正是国内很多博物馆
在展陈中的疏忽，而从本源上来看展览
策划，也暴露出学术的深度不够。因为
很多博物馆对“沉浸式”的兴趣远远大
于对文物的兴趣，而这种兴趣点的转
移，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博物馆在主
业上的欠缺。无疑，博物馆在展陈中加
强挖掘学术的内涵，需要学术的累积，
需要众多专业人员在各个不同方面的
研究。如果能够通过一两件文物去说
明诸多的历史和艺术的问题，并且在关
联中实现博物馆的知识生产的价值，那
么，博物馆内容的重要性就能显现出
来，而不是形式表面的“沉浸式”。

如今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因为
“沉浸式”这个概念，而忽视了博物馆
的核心价值观，忽视了文物在博物馆中
的重要性。更要警惕，这种过于讲究
形式的展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
对于文物展示的关注。这种转移视
线、转移视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
公众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也影响了公
众进入博物馆之后的感觉。博物馆还
是应该很纯粹，还是应该通过属于规律
性的展陈方式，显现文物的独特价值，
显现博物馆的独特品格，以远离“千馆
一面”。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型
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
究员）

陈履生

博物馆美术馆的藏品千差万别，组织形式、建筑
形式和文化产出形式也各式各样，这些都不妨碍它
们要“回归初心”——回归到公众之中。对此，博物
馆美术馆可以做出更主动、更好的引领和示范。

观点提要

不能因为“沉浸式”这个概念，而忽视了博物馆
的核心价值观，忽视了文物在博物馆中的重要性。
更要警惕这种过于讲究形式的展陈，在一定程度上
消解了人们对于文物展示的关注。

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2023年
博物馆日将主题定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期
待博物馆能够创造联动效应，促进积极变化。

让我们看看在专家学者眼中，博物馆未来将如何更
好地参与创造美好生活；大胆拥抱更多可能的同时，又需
要坚守些什么？

——编者

截至2022年，中国的博物馆总数超过6千座，70%以上是最近20年建立

的。左图为去年5月开放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上图为2021年9月开

放的苏州博物馆西馆（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当心博物馆的展陈
陷入“沉浸式”误区

顶流明星、流量艺人与
主流影视表演文本生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古画意，逍遥游


